
托克托縣（簡稱托縣）位於內蒙古自治區中部
、大青山南麓、黃河上中游分界處北岸的土默川平
原上。轄區總面積1416.8平方公里，共有5個鎮、13
個居委會、120個村委會，居住着蒙、漢、回、滿等
25個民族，總人口20萬人，其中蒙古族9174人，佔
總人口的 4.6%。黃河流經縣境 37.5 公里，縣境內的
河口古鎮是黃河上、中游分界點。

托縣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早在五六千年
前的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在此繁衍生息。境內有
被考古界命名為 「海生不浪文化」的新石器人類遺
址。公元前 390 年，趙武侯在此築雲中城；公元前
307年，趙武靈王置雲中郡並改革軍制，實行 「胡服
騎射」；秦統一六國後，在全國設三十六郡，其中
的雲中郡就位於托縣境內。從春秋戰國到明清時期
境內曾先後修築過13座古城及多處召廟，其中藏傳
佛教中地位較高的廣寧寺就位於托縣召灣村。明嘉
靖年間阿拉坦汗的義子 「妥妥」駐牧東勝衛城，托
克托之名由此得來。

轉型跨越發展 托起黃河明珠
托縣歷史上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縣，縣域經濟比

較落後。1986 年，被國務院確定為首批國家級貧困
縣，當年全縣國內生產總值僅為5300 萬元，財政收
入234萬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
分別為271元和237元。

進入新世紀，在內蒙古自治區和呼和浩特市兩
級黨委、政府的正確領導下，托縣緊緊抓住國家西
部大開發，依託大唐托電上馬建設帶來的歷史機遇
，立足 「工業強縣、工業立縣」的總體發展思路，
開發建設了托克托工業園區，走出了一條以工業化
帶動農牧業產業化、城鎮化的發展之路。2011 年，
全縣地區生產總值完成207億元，增長12.1%。財政
收入完成20.7億元，增長2%，其中地方財政收入完
成 9.2 億元，增長 13.6%。固定資產投資完成 41.7 億
元，增長 36.1%。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完成 131.7 億
元，增長14%。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3132
元，增長15.1%；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0688元，增
長13.1%。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從2006年起，托
克托縣連續6年進入中國西部百強縣，在第七屆全國
中小城市科學發展評價中，該縣位列中國中小城市
科學發展百強縣第63位。

2003 年，緊抓大唐托電投產發電的有利時機，
開發建設了托克托工業園區，園區規劃總面積 65.8
平方公里。經過近八年的開發建設，園區基礎設施
建設累計投資20多億元，完成開發麵積15平方公里
。目前建成投產企業達到26家，工業固定資產投資
完成 400 多億元；在建和在談項目 21 項，協議總投
資超過1000 億元。初步形成了電力、冶金、生物製
藥、化工四大支柱產業。

電力產業，已建成大唐托電4期8台60萬千瓦機
組和自備電廠 2 台 30 萬千瓦機組，總裝機容量達到
540萬千瓦，成為全國最大的火力發電廠。大唐托電
五期項目、再生資源三期工程配套機組正在積極推
進。江西賽維LDK控股集團1000兆瓦太陽能光伏電
站項目已正式簽約。冶金產業，大唐再生資源一、
二期年產24萬噸氧化鋁、12萬噸電解鋁及18萬噸活
性硅酸鈣項目全部建成投產；投資132.3億元的再生
資源三期項目正在進行前期工作。投資10億元、年
產 100 萬噸高強度陶粒的宇嘉公司一期工程 20 萬噸
生產線已建成投產。總投資50億元的廣銀鋁業50萬
噸鋁加工項目已開工建設。生物製藥產業，目前已
有11家企業正式投產，生物製藥原料藥、中間體品

種達到23個，發酵總容積2.8萬立方米。化工產業，
總投資 1000 億元，一期投資 300 億元，年產煤製天
然氣40億立方米的北控煤製氣項目前期工作正在積
極推進。360萬噸甲醇深加工項目已獲得自治區發改
委的批文，還有一大批項目正式簽約或在談。幾年
來，園區企業累計上繳稅金61億元，對全縣財政貢
獻率達85%以上。托克托工業園區被自治區黨委、政
府評為 「全區十強開發區」，位列全區20個重點開
發區第二位；被自治區政府確定為 「全區高新技術
工業園區和首批循環經濟示範園區」；被國家農業
部評為 「全國農產品加工創新基地」；被國家科技
部命名為 「國家火炬計劃呼和浩特生物發酵特色產
業基地」。

在工業經濟成為全縣主導產業的同時，農牧業
、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城鎮建設也取得顯著成績。
糧、菜、草、藥、肉、乳六大產業呈現集群發展格
局，優勢特色產業穩步發展，大批農副產品成為地
方知名品牌，農業標準化、機械化、產業化水平不
斷提高，現代農業穩步推進；金融、中介、電子商
務等新型服務業逐步興起，商貿、餐飲等傳統服務
業規模和檔次不斷提升，物流業不斷發展壯大，自
然風光遊、歷史文化遊和現代工業遊三大旅遊精品
已具雛形；城市框架進一步拉開，城市功能不斷完
善，城鎮面貌煥然一新。

實施民生工程 惠及人民群眾
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托縣縣委、政府堅持

把增收富民作為關注民生的首要任務，努力發展生
產、增加就業、完善保障、減少貧困，讓全縣各族
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所取得的成果，用於社會事業和
民生工程的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重連續 8 年都超過
30%。率先在呼和浩特市、內蒙古自治區實施了支農
惠農、教育、醫療、計劃生育、養老保險、敬老金
、低保、住房等八個方面17項民生工程，努力使改
革發展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群眾，民生工作走在了
呼和浩特市乃至內蒙古自治區的前列。

今天的托克托，轉型跨越發展之勢大氣磅礴，
今天的托克托，山水再現、文脈傳承、綠色秀美、
生態和諧，已成為投資的熱土、創業的樂園。在
「十二五」開局之年，托克托又扛起率先發展的大

旗，衝在轉型跨越發展的前列。可以預料，在上級
黨委、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強力支持下，一個經濟
發達、產業多元、生態文明、人民富裕、社會和諧
、充滿活力的縣城將在內蒙古中部巍然崛起！

恰台吉青銅雕像

托克托體育場

大唐托克托電廠

托克托天鵝雕塑
黄河母親

A29專題‧新園地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星期五

香港開埠後即有墳場出現，但都為
外籍人士和教徒而設。其後經過華人領
袖爭取，港府終在一九一三年批出香港
仔一幅山地作為永久墓地，給沒有西方
宗教背景的華人下葬。這反映出十九世
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華人開始以香港為

家，在港終老，不再要求原籍歸葬。港府願意建立華人永遠
墳場，亦說明華人勢力已經崛起。

有不少政商界華人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吸引歷史
愛好者尋訪他們的墓碑，緬懷這些人的事蹟。其中一位常客
是高添強，他很早就研究墳場歷史及下葬人物，特別是較少
西方歷史學者涉獵的華人。最近他獲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
會委託，撰寫了一本名為《高山景行──香港仔華人永遠墳
場的建立與相關人物》的書，探索一群為香港付出努力的華
人歷史，揭開墳場鮮為人知的一面。

該書介紹了早期十七位管理該墳場的華人成員，包括何
啟、韋玉、劉鑄伯、何福、周少岐、伍漢墀和曹善允等七位
立法局議員。另外選取介紹十五位葬於該墳場的著名人物，
如中華民國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五四運動時期的北京大學
校長蔡元培、香港首位華人行政局議員周壽臣，還有商人區
德、馮平山父子、利希慎、莫藻泉父子、鄧志昂父子等。他
們在香港出生或在香港落地生根，擁有一定經濟實力，均為
一時俊傑。細閱他們的故事，可增進對往日香港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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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尼
號
，
長
度
相
若
（
八

百
八
十
二
呎
）
，
船
商
亦
傲
視
群
雄
，
宣
稱
該
輪
最

安
全
，
永
不
沉
沒
。

因
﹁永
不
沉
沒
﹂
，
船
上
無
須
設
置
太
多
救
生

艇
，
小
說
版
只
有
二
十
四
艘
，
而
真
實
版
更
少
，
只

得
二
十
艘
。
二
輪
皆
四
月
遇
險
，
小
說
版
由
美
國
航

行
去
英
國
，
而
現
實
版
則
由
英
赴
美
，
但
都
在
北
大

西
洋
撞
到
冰
山
沉
沒
。
小
說
結
局
最
慘
，
獲
救
之
幸

存
者
僅
得
十
三
人
，
現
實
較
幸
運
，
有
七
百
一
十
人

生
還
。
最
有
趣
之
處
，
小
說
也
是
個
愛
情
故
事
，
男

主
角
在
船
上
遇
見
舊
愛
（
與
丈
夫
女
兒
度
假
）
，
二

人
重
燃
愛
火
，
好
像
連
占
士
．
甘
馬
倫
的
最
賣
座
電

影
《
鐵
達
尼
號
》
的
情
節
都
預
早
寫
了
出
來
。

鐵
達
尼
號
沉
沒
曾
使
羅
拔
遜
知
名
度
大
增
，
他

重
出
江
湖
，
再
寫
了
兩
本
航
海
小
說
，
但
銷
路
欠
佳

。
他
少
年
時
代
做
過
海
員
，
一
生
鬱
鬱
不
得
志
，
鐵

達
尼
號
沉
沒
後
三
年
，
某
日
他
被
發
現
醉
死
於
酒
店

房
間
。 沉

船
預
言
吳

昊







恆
以
為
鑑
賞
和
研
究
，
比
之
據

為
己
有
而
加
以
珍
藏
更
為
重
要
；
鑑

賞
和
研
究
使
人
真
正
樂
在
其
中
，
全

基
於
興
趣
及
喜
愛
，
而
與
金
錢
方
面

的
價
值
無
關
。
不
少
收
藏
品
皆
屬
無

價
寶
。清

代
乾
隆
至
嘉
慶
初
期
，
﹁西

泠
八
家
﹂
中
，
篆
刻
家
兼
書
畫
家
黃

易
（
號
﹁小
松
﹂
和
﹁秋
盦
﹂
）
，
就
是
筆
者
心
儀

和
敬
佩
的
一
位
鑑
賞
家
。
自
宋
代
米
芾
與
黃
伯
思
之

後
數
百
年
，
可
說
僅
有
黃
易
在
鑑
賞
方
面
的
淵
博
，

堪
與
宋
代
這
兩
位
大
師
媲
美
。

黃
易
的
篆
刻
作
品
，
不
論
是
朱
地
白
文
，
抑
或

是
白
地
朱
文
，
均
屬
筆
者
所
愛
。
例
如
附
圖
《
小
松

所
得
金
石
》
一
方
朱
地
白
文
印
，
乃
黃
易
於
乾
隆
三

十
九
（
公
元
一
七
七
四
年
）
秋
天
，
為
了
紀
念
漢
代

祀
三
公
山
碑
在
元
氏
縣
發
現
，
特
地
刻
了
這
個
印
。

其
風
格
不
失
雍
容
醇
厚
、
古
雅
自
然
，
巧
中
見
拙
，

內
蘊
秦
漢
精
粹
。

事
實
上
，
黃
易
大
半
生
，
皆
遍
遊
山
川
，
搜
訪

古
碣
殘
碑
，
鑽
研
鐘
鼎
金
石

，
廣
涉
古
錢
、
古
鏡
、
彝
器

，
不
斷
考
古
、
鑽
研
漢
魏
六

朝
金
石
碑
版
，
熟
讀
古
碑
帖

，
考
據
功
夫
深
厚
；
對
篆
刻

認
識
甚
深
，
印
款
亦
喜
作
隸

、
楷
二
體
；
秉
承
﹁小
心
落

墨
，
大
膽
奏
刀
﹂
宗
旨
，
故

為
當
時
篆
刻
大
師
丁
敬
稱
頌

。
後
世
更
以
﹁丁
、
黃
﹂
並

譽
。
黃
易
所
刻
《
心
跡
雙
清

》
、
《
求
是
齋
》
等
印
，
令

人
難
忘
。

淵博古雅話小松
李英豪

香港仔墳場 陳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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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
小
時
的
電
影
《
白
鹿
原
》
導
演

版
，
還
是
亞
洲
首
映
，
看
到
兩
小
時
卻
終

於
看
不
下
去
了
。
不
是
電
影
不
好
，
電
影

很
好
，
但
實
在
不
忍
繼
續
看
這
些
鄉
黨
們

的
可
悲
命
運
。
這
是
一
部
穩
紮
穩
打
的
史

詩
片
，
每
個
人
的
命
運
都
隨
着
現
代
中
國

的
多
舛
命
運
起
伏
如
金
黃
麥
浪
，
等
待
死

神
的
鐮
刀
收
割
。

其
中
最
動
人
心
弦
的
不
是
主
角
黑
娃
或
白
嘉
軒
的
命
運

，
而
是
騷
女
子
田
小
蛾
的
命
運
。
在
舊
中
國
做
農
民
是
最
慘

的
，
做
農
民
的
妻
子
更
慘
，
要
是
長
得
好
看
的
，
她
的
命
運

就
只
有
被
慾
望
和
道
德
兩
道
夾
棍
勒
死
一
途
。
她
和
黑
娃
挺

得
過
武
舉
人
的
酷
刑
，
卻
挺
不
過
白
嘉
軒
以
祠
堂
為
挾
的
無

形
刀
。
一
句
這
祠
堂
不
是
輕
易
進
的
，
埋
下
了
日
後
全
部
仇

恨
的
火
種
。
中
國
人
從
來
不
缺
乏
仇
恨
，
仇
恨
之
火
，
可
以

燎
原
。最

讓
人
亢
奮
的
，
還
不
是
黑
娃
熊
熊
燃
燒
的
革
命
火
，

反
而
是
麥
客
們
草
台
開
唱
的
一
段
秦
腔
。
有
多
狂
放
，
就
有

多
壓
抑
，
密
鑼
緊
鼓
中
，
拍
櫈
為
馬
中
，
是
黃
土
原
上
壓
抑

了
千
年
的
血
性
，
在
一
瞬
間
化
為
傳
說
中
的
鬼
魅
，
不
屑
於

鳴
冤
，
只
呼
嘯
着
燒
酒
灼
喉
的
快
意
。
但
在
這
些
血
腔
中
噴

薄
的
吶
喊
之
外
，
是
恆
久
的
沉
默
，
盤
亘
大
半
個
中
國
。

能
安
慰
我
的
，
只
有
象
徵
了
春
來
冬
去
的
那
一
大
片
麥

地
，
不
一
會
兒
就
被
白
雪
徹
底
粉
飾
一
次
。
天
地
有
大
美
而

不
仁
，
以
萬
物
為
畜
牲
道
上
一
芻
狗
。
這
個
當
配
合
張
愛
玲

的
《
秧
歌
》
和
《
赤
地
之
戀
》
讀
之
，
就
知
道
什
麼
主
義
和

什
麼
權
鬥
，
都
是
浮
雲
，
只
有
黃
土
藍
天
間
的
小
愛
情
永

恆
。 沒

看
完
的
《
白
鹿
原
》

廖
偉
棠


